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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文化

本报记者 马黎 通讯员 王平 马正心 竹嫄

“每个人都是没有办法左右自己的命运的，风水就是抓住

了人性中最深层也是最悲哀的一个问题，越有身份的人，越害

怕失去的人，越在乎风水，朱熹也不例外。”

“死亡是一个人一生最大的节日。”

一位考古工作者的新书分享会，充满了这样感性又适合

传播的金句，大概也只有郑嘉励了。

1 月 28 日，中国丝绸博物馆·晓风书屋，钱报读书会·华

云文化咖请到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郑嘉励，他

的新书《考古四记》上周刚刚上市。这次读书会还进行了网

络现场直播，让上万名不能赶来现场的读者，也庆幸没有错

过精彩。

一个考古专家的新书读书会直播，吸引了上万人

盗墓小说里看不到的硬知识
都在郑嘉励昨天的金句里

本报讯 这是一本还散发着油墨清香

的纯文学诗刊——《品位·浙江诗人》近日首

发。

著名作家、《品位·浙江诗人》执行社长、

副总编辑任峻表示：从 2018 年开始，双月刊

《品位·浙江诗人》正式成为浙江省文联主管

的一本纯诗歌刊物，将把浙江的诗歌文化推

上一个新的平台。

由《品位》杂志社出版的《品位·浙江诗

人》，设置了“浙诗重磅”“浙诗实力”“爱情花

园”“浙诗首发”“浙诗新锐”“浙诗同题”“浙

诗选粹”“诗歌高地”“浙诗特稿”“诗意浙江”

“浙诗访谈”“浙诗视讯”等栏目。

“我们不喧哗，不张扬，我们只想把《品

位·浙江诗人》做好，做得更有意义。”作为这

本刊物的终审，任峻表示，任何一本诗歌读

物，重要的在于作品的选择，定位和细节。只

有不放过一首好诗，不轻易选上一首缺乏生

命力的诗，这样的刊物，才能经得起时间考

验，才能保存下来，流传下去。

浙江日报记者 刘慧

打造浙江文学重镇 《品位·浙江诗人》创刊首发

右图：郑嘉励

为读者签售。

王平 摄

左图：《考古

四记》书影。

朱熹的小私心
中国传统是一个家族社会，家族最基本

的单位是家庭，按照儒家伦理的价值观，生前

要聚族而居，死后要聚族而葬。

家庭中最重要的单位是夫妻，然后是父

子、兄弟。一代人是夫妻合葬，两代人就是父

子合葬，三代人、四代人、多代人的合葬，也就

是“族葬”。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郑嘉励在田野考古

和调查中发现，江南地区类似的两代人合葬

的南宋墓地其实是很少的，更遑论三代人、多

代人的合葬。

郑嘉励举了一个大熟人的例子：朱熹。

朱熹是孔子以后中国最大的圣人，一个

大儒家的家族丧葬是怎么样的呢？

朱熹的爷爷朱森，埋在福建的政和县，朱

熹的父亲朱松埋在武夷山，朱熹本人埋在建

阳。他的三个儿子，长子朱塾埋在建阳的另

外一个乡镇，小儿子是埋在建安的。更加不

可思议的是，朱熹的父亲埋在武夷山，母亲祝

氏埋在建阳，夫妻俩居然没有合葬。

“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迷信风水，每个

人都要占一个好山头。所以，朱熹的子孙清

明节上坟苦啊，一家人的墓离得这么远，没有

半个月哪里跑得完。”郑嘉励笑着说。

郑嘉励提到了朱熹最有名的《朱子家

礼》，这应该是很多讲国学的人必读的一本

书，书中非常详细地规定了祠堂礼、冠礼、婚

礼、丧礼、葬礼、祭礼该怎么办，把人从出生到

死亡的各种礼仪都规定得十分详细，操作性

非常强，可以当成说明书一样，用来指导大家

的生活。

“死亡才是一生中最大的节日，这句话一

点不错。婚礼最多三天，可是古人丧礼是三

年，丁忧是两年七个月。所有的礼仪里面，丧

葬礼其实是最重要的。”

但是，问题来了，恰恰对于最能反映儒家

伦理的族葬礼，朱熹居然一个字都没有提。

“那不废话嘛，他自己都没这么做，还怎

么指导别人？”郑嘉励说。

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朱熹心里其实

是很有数的。

“可见，古人既有追求族葬的理想，又深

深地被世俗的祸福观念所困惑，所左右。”郑

嘉励说。

南宋人对死亡的态度如此理性
读书会现场，有一位读者提了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浙江的南宋墓葬里，几乎看不

到那些精美的雕梁画栋或者华丽丽的壁

画？”

我们听听郑嘉励的讲述——

首先，不要认为壁面装饰丰富的，石雕艺

术非常好的墓，墓主的身份就很高，恰恰不

是。

四川泸县宋墓里面石雕，妇人启门，墓门

两边还站着一对武将把门，都是美轮美奂的

艺术品。其实这些墓主人的身份，都是不高

的，通常只是一些富裕的平民。

朱熹虽然迷信风水，但他说过，只有儒家

才能坦然看待生命，命就是一股气，气聚在一

起，人就活着，气散了就没了，没了就没了。

对生死抱着一种相当理性的，非常接近现在

唯物主义者的态度。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

这才代表了先进文化的方向。

郑老师你为什么不写考古小说
有读者现场怂恿郑嘉励：是否可以尝试

写考古小说，包括特地从上海赶到杭州的本

次读书会的嘉宾、写了很多历史题材悬疑小

说的作家季灵，也提到了这个问题。

“我当然也考虑过写这样的东西，但是后

来发现，我没有这方面的能力。我们很期待，

考古学界能出现这样的大才，这确实是值得

走的路，但这不代表南派三叔的这条路有什

么不对。”郑嘉励说。

既然讲到南派三叔，大家必然还是要抛

出那个老问题：盗墓小说和考古的关系。这

位考古工作者会怎么回答？

“我对《盗墓笔记》的叙事技巧和想象力都

非常赞赏，但不代表我认同小说对古墓和盗墓

的渲染。写小说的人要赢得读者，必须要把神

秘性渲染出来，但干考古的我，在这几年传播

中所作最大的工作，恰恰是祛魅——把附加

在考古身上的‘神秘’的东西，一点点地剥离。

故弄玄虚、神秘主义，从来与我无缘。

比如盗墓小说，把洛阳铲讲得很神奇，在

我们看来，只是熟能生巧的手艺。

只要人有欲望驱动，盗墓一定会有。曹

操就是这样，据说他自己也曾盗墓，所以就格

外有心得，生前对死后怎么样规避盗墓，就很

焦虑。但最后，曹操墓也还是被盗了。这是

人心的欲望。

盗墓小说和考古根本就是两回事，它是

借古墓葬题材去讲自己的故事，这跟真实的

考古、古墓毫无关联。我们不要自作多情，硬

把这两个东西扯在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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